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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也是她的精神宝藏。她在战争年代中

一直冒着危险携带这几十张照片，无论是

抗战初期只身辗转到后方、战争中长途行

军，还是化装穿过敌占区，走过了大半个

中国，十几年间竟然从不离身，精心呵护

着这些宝物。新中国成立后，她珍藏的这

些“一二·九”运动原始照片被国家有关

部门复制、展览，从而广为人知，流传下

来。这是蒋金涛对那个时代最好的纪念。

（转自《唤起全民族的抗战》，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沈学明、李炎

主编）

王士强先生是我的舅舅，讳荣吉，名

士强。经查证，在1918年清华学校留学人

员名单中用的是王荣吉。

早在1800年左右，工业生产在中国开

始萌芽时期，王家的祖上就开设了“王东

明丝行”，生产真丝，专供纺织绫罗绸缎

所需的真丝原料。经过数代的努力，商誉

甚隆，成为著名的杭州丝织业世家之一。至

今在杭州市下城区的历史档案中，还特别标

出“王东明丝行”在城区地图中的位置。

自强不息  中西求学

舅舅1895年出生，因为其父母（我的

外祖父母）思想十分开放，又加他天赋异

禀，酷爱读书，在杭州仁和小学就读三年

我的舅舅王士强
○张耀华（1961 届土木）

后，家里就将他送入了杭州蕙兰中学（五

年制）。由于学校离家甚远，必须住校，

此时他年仅九岁。

杭州蕙兰中学是1899年由美籍传教士

甘惠德先生创建的，经过一百二十多年的

时代变迁，时至今日仍为浙江省一级重点

中学。

六年后的1911年，舅舅又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了清华学堂，是当年浙江省被录取

的唯一一名。

在发榜的那天，他被蒙骗没有录取。

原因是当时其父已经过世，舅舅又是长

子，家中的丝行急需他来协助。其母不舍

他去千里之遥的北方上学，而且要数年之

久。不料他当即席地大哭不起，悲伤不

已，坚持要自己去看榜。他母亲只得如实

相告，同意如期派人专程送往北京，舅舅是

年15岁。足见当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京沪铁路是1913年12月才全线通车，

而京津铁路则是在1900年通车的，当时从

杭州去北京，需先到上海，再经水陆两路

才能到达天津，实属不易。百年之前的交

通、通讯绝非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有相

当多的困难。

舅舅从一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少年，

王
士
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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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年中西合璧的教育，再加自身的勤

奋努力，1918年在清华学校毕业了。由于成

绩优异，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为官费留美生。

此时的舅舅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

抱负的青年了，并了解到我国的纺织工业

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现状。他决定以发展

国家纺织工业、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作为

留学美国的目标，因此选择专攻纺织，

被保送到美国麻省波士顿的罗宛尔大学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1918年，舅舅从上海启航，远渡重洋，到

达美国波士顿。

当时美国蓬勃发展的纺织业，使波

士顿的罗宛尔（Lowell）地区成为美国最

先进的纺织工业中心，1895年罗宛尔纺织

技术研究中心成立（Lowell Technological 
Institute），到1903年发展成为当时美国

最顶尖的纺织工程大学。舅舅在这所大学

里，用五年的时间学习了棉纺织、羊毛纺

织工艺的设计制造，纺织化学、纺织染料

等欧美最先进的全套纺织技术及化学染料

工艺，获得了相当于理工科的博士学位。

毕业后带着他的理想——发展中国工业，

如期回国。在他的行囊中，有一箱是英文

论文手稿等重要资料，舅妈将其珍藏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

我对舅舅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因为

舅舅从1904年九岁开始，少小离家住校读

书，到1923年留学归来，整整18年，这需

要何等的意志力！这也是我自幼以来梦寐

以求想进清华的由来。

献身纺织  实业救国

舅舅学成归来，不仅学识渊博，更具

备了对于发展中国纺织事业的国际视野。

当年就被杭州庆云丝厂聘为厂长，次年他

即自筹资金在杭州开办了“普益经纬公

司”。1927年，舅舅就极具前瞻性地将公

司迁往上海，当即在上海公共租界赫德路

租地建厂，成立了“上海普益经纬股份有

1918 年清华学校毕业生合影，前排左 1女士后面黑色西装者为王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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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经短短数年，就发展到六个工

厂。除原有设备外，还进口了200台欧洲

的先进织绸机，同时对其余设备全部进行

更新，此时的公司已具相当的规模。舅舅

用卓越的才能与见识，将纺织技术提高到

了当时的世界先进行列，速度惊人，成就

斐然。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切计

划都随之而改变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舅舅积极投

身抗日救国洪流。抗战期间，对日空战中

急需降落伞，国家航空委员会制伞所迁

至四川乐山。当时制造降落伞唯一的材料

是真丝，十分难求。舅舅义无反顾，不惧

艰险，冒着战争的炮火，不顾极度亏损，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严重缺乏交通工

具的情况下，将公司从上海搬到了乐山。

他带领公司克服诸多困难，研发降落伞材

料，终于在短时间内将优质伞料研制成功

并投入生产，以供应战时急需，在对日空

战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0年左右，日机轰炸乐山，普益经

纬公司川厂仓库被炸，损失惨重。八年抗

战中，公司惨淡经营，舅舅不惜以私人资

本全力支持抗战，就连各种抗日团体到乐

山来募款时，他也总是慷慨解囊。有一次

冯玉祥将军到乐山募款，舅舅捐出了当时

非常昂贵且稀缺的美国制造缝纫机一台。

其间还常常在公司的礼堂举办抗日募款义

演，为激发全厂员工的爱国热情，他亲自

参与。在舅舅的领导下，普益经纬公司为

国家、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是

十分巨大的，他不愧为杰出的爱国爱民的

实业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舅舅将工厂

由乐山迁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舅舅

在实业救国的思想的驱使下，又以极大的

热忱及热爱事业的精神，投入了建设现代

化中国的行列。此时，上海交通银行董事

长赵棣华先生创办中本纺织公司，旨在拓

展新兴毛纺织业，有利于本国民生利益。

中本纺织公司董事会深谙舅舅的能力，当

即聘请他出任总经理。为了有更大的资本

发展国家毛纺织业，舅舅毅然将上海普益

经纬公司的资本及设备均作为中本的股份

加入，不计自己公司的利益。他一心为了

中国的新兴纺织工业，放弃多年的心血成

果，全力投入新公司的建立。

当时，董事会请舅舅向英国等国订购

最新的毛纺织业机器设备。身为中本纺织

公司的总经理，他全力以赴，建厂速度突

飞猛进。此时的时局也急速变化。1949年
初，董事会决定改赴台湾建厂，除原有的

机器设备迁往台湾外，并将向英国订购

的机器设备原应进上海港的，改为经香港

进基隆港。此时，舅舅身不由己，只得奉

董事会之命，只身离沪去港，并直接经香

港去台湾基隆港验收机器设备。因时局骤

变，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上海。而留在上海

的家人，由于海峡两岸几十年的对峙，很

多直至去世，也没能再见上他一面。

中本纺织公司迁台后，既无资本，设

备人力也严重不足，形势十分艰困，他坚

韧不拔，力挽危局，用最短的时间在台北

板桥建厂，从无到有，很快投入生产。一

切就绪后，还清了贷款，使台湾的纺织业

得到了蓬勃发展，极大地利于民生，而且

还援助了东南亚国家建立纺织厂。舅舅对

此功不可没。

厚德载物 克己奉公

舅舅是一位厚德载物的谦谦君子，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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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奉公的故事很多，在公司中传为佳话，

在此略举一二。

抗战期间，武汉大学也迁移到乐山。

学校的教授们生活困苦，教授的太太们自

制蛋糕等，到市场售卖，补贴家用。其中

有不少是舅舅的朋友和同学，如黄炎培先

生的长子、武汉大学教授黄方刚等。当

时，虽然公司资金十分短缺，但舅舅还是

时常尽可能地接济他们。公司员工戏说：

“王先生你不要办厂了，去办大学吧！”

舅舅曾受聘于“国家资源委员会”担

任公职，在广州工作过很短时间。期间，

有商人为了承包工程，私下送20万元支

票，舅舅得知后，将其支票公布于公告栏

上示众，并当即取消了他的投标资格。由

于他不喜欢担任公职 ，一生也从未参加过

任何党派，潜心于研究技术，不久他以参加

我母亲婚礼为由，告假回杭州，不再复职。 
抗战胜利后，国家纺织局欲聘请舅舅

负责接管上海丝绸公司和花纱布公司，他

婉言谢绝。他说：“我本人廉洁奉公，但

难以杜绝诸多下属中有贪污发生，在当时

复杂的形势下，我个人是无力改变的，只

能选择洁身自好不参与。”对于多少人都

在竞相争夺的这一肥缺，舅舅毫不犹豫地

放弃了。

当时政府为了补偿抗战时工厂被炸的

损失，普益经纬公司本可以有权标买敌伪

产业，但当时经管此事的行政院下属要索

取二十条黄金的贿赂，舅舅在气愤之下

放弃了这一权利。他一同学老友，因发了

“国难财”，想假借普益经纬公司的名义办

理出国考察，被舅舅断然拒绝。

舅舅在任职中本纺织公司总经理并兼

任行政院技正（技术人员的官职，相当于

国务院管技术的高官）及美援纺织组组长

时，王永庆先生要设立轻纺厂，需要舅舅

签字。他秉公办理，并经常对时任行政

院长的赵耀东先生说：“你父亲（赵棣

华先生在出席联合国会议时病故）托付

我，如果你有任何不廉洁行为，我可以用

‘stick’（手杖）打你。”赵耀东先生是

舅舅的世侄辈，即使他当时位高权重，舅

舅仍然对他很严格。

舅舅宅心仁厚，乐于助人，被同行誉

为“长德君子”。上海普益经纬公司生产

丝织原料供应诸多公司，常常供不应求，

但公司都以合理的价格，惠及多家纺织

厂。从杭州到上海、再到台湾中本纺织公

司，舅舅始终秉持着相互协助的原则，深

得同行们的爱戴。

舅舅为中国纺织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一心为了事业，他没有为自己积累任

何私人财产，唯一的遗产是身后政府给他

的奖励金，他将自己的钱财及心力完完全

全地贡献给了事业。真可谓“两袖清风，

俯仰无愧”。

治丧委员会决定按舅舅一贯忠于国

家、不谋私利的崇高精神，将政府给他

的奖励金全数捐赠给新竹清华大学，设立

“王士强先生奖学金”，五十年来一直发

放至今。时任校长也是清华著名校友徐贤

修先生。

1970年9月，舅舅长眠于台湾阳明

山，墓碑由舅舅好友严家淦先生题词：

“功在厚生”。

在旅台的清华同学中，有“永远的清

华校长”之称的梅贻琦先生，他一手建立

了新竹清华大学，也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延

伸。之外还有诸多赴台清华校友，在实业

救国思想的驱使下，他们爱国爱民，为发

展民生工业作出了毕生贡献。


